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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泽是早已闻名海内外、受人尊敬
的历史人物，然而他以黔籍贵州省委书
记的身份，在上世纪 80 年代为贵州改革
开放作出的贡献，在贵州发展史上留下
的印记，似乎鲜为人知。这裡，我想主
要讲述一些自已亲见亲知的二三事，以
飨读者。

鼓 吹 商 品 经 济 的
「 修 正 主 义 分 子 」

朱厚泽当上贵州省委书记后，凭他对
家乡这块土地炽热的爱和深深了解，对
贵州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有着深邃思考与
独到见解。这裡，可以讲讲我亲历的一
些情况。1984 年 1 月当时的中共中央总
书记胡耀邦视察贵州，4 号那天，在花
溪碧云窝宾馆与西南四省市主要负责人
讨论西南开发战略问题。会议开得生动
活泼。在分析各省特点时，胡耀邦问：
像你们贵州这样，能源这么丰富，有色、
黑色金属资源这么丰富，全国有哪些地
方可以比？东北有没有？华东没有，华
北呢？当场一时未有人回答。朱厚泽见
状，从容不迫，以简洁明确语言答道：「贵
州资源是综合的，能源、有色、黑色匹
配在一起，是综合优势。」耀邦听了很
高兴，说：「对了！就是要有这个概念。
别的地方某项资源很突出，但不匹配，
能源、有色、黑色综合在一起，可能西
南第一。要把眼光放在这上面，要提请中央註意
这个特点。」

朱厚泽不像本地有些干部，老是强调贵州穷，
要求中央照顾，就贵州论贵州。他总是从全局看贵
州。还是那次座谈会，5 号那天，耀邦提出不发达
地区开发问题，朱厚泽有一段精要发言。他说：「青
藏高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云贵川处在它们的中
间阶梯。云贵川对平原是能源资源的支撑。再往上
阶梯开发，云贵川又是立足点。把这个中间阶梯放
在战略要点上，非常重要。从生态讲，也要抓长江、
珠江上游的生态保护。最近二、三十年长江总流
量下降近一半。幹流支流都要开发，应先开发支流。
幹流开发了，而支流生态没有解决，不能保护幹

流。先开发支流，资金也可以少些。要从支撑华东、
中南着眼考虑云贵川问题。」

他的这一席发言，出口成章，层层递进，视野
广阔，很有吸引力，上述文字是我当场笔记下来的，
现在看这段纪录，无需整理，便是文章。记得当
年话音一落，就博得四川杨汝岱、重庆廖伯康等
共鸣认同，耀邦也即予以肯定。朱厚泽在这儿，
打的不是「贵州牌」，而是「中华牌」。这是他
的全局思维。

1984 年冬，在中央建立经济特区和开放十四个
沿海城市的决策启示下，朱厚泽联繋贵州实际作了
更前瞻性的思考。当时，中央办公厅领导来贵州调
研，朱厚泽与他谈起试建资源开发型内陆开发区
的设想。中办领导听后建议贵州要向中央写报告。
中办领导说：沿海开放后，向浅内陆地区作纵深
部署，使沿海加工贸易与内陆资源开发联动发展，

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随后朱厚泽用一千多
文，概括地把黔中地区的区位条件、资源蕴藏、经
济基础和建立黔中资源开发型内陆开放区的设想，
写成建议信，经省委常委讨论，报送中央。中央
有关领导要求进一步具体化，突出若干重点项目。
后因厚泽调京，此事未继续。

「抓住黔中」与「放开前沿」是朱厚泽两相联
繋的发展贵州思路。「抓住黔中」就是要紧紧抓
住以贵阳为中心（包括遵义、安顺、都匀、凯里

和六盘水等城市）现有的能源、冶金、化工、机
械集团企业和三大军工基地的改革、调整和转型，
面向市场以发挥现有企业的濳力；就是紧紧抓住
乌江流域的水电梯级开发及沿岸的煤、铁、铝、
磷矿产资源开发，以求得贵州的更大发展。

「放开前沿」就是坚决转变传统观念，按照自
然地理的流域方向和社会经济的商品流向，让全
沿边各县，「变边沿为前沿」，独立自主面向川、
湘、桂、滇等省市，面向长江、洞庭湖和珠江流
域，放手向外发展商品市场经济联繋，把山区的
资源开发活跃起来，让边、山、少、穷的农村和
边民富裕起来。有一次，朱厚泽与我谈这个问题，
他打了个生动的比方：赤水进长江才五十五公里，
而贵阳进长江要五百公里，你说谁是中心？不要有
那么多封建宗法观念嘛！说你那个地方是属於我
的，非要赤水人把竹子一下扛到贵阳来，何必呢？
黔东南木材，就依清水江顺流而下到洞庭湖去不
好么？不要什么都由省裡管得死死死的。当年我
们报纸开辟了一个《黔边行》专栏，发了 100 期，
反映前沿各县的开放情况和存在问题，朱厚泽曾
把专栏汇集本送给来黔考察的胡启立。

到 养 鸡 专 业 户 家 拜 年
朱厚泽到省委工作，先是二把手，协助池必卿

抓常务工作。在池必卿领导下，那期间全省农业
改革已着先鞭，要求城乡改革协调推进。在这新
形势下，贵州与沿海地区差距也进一步凸现出来。
沿海城乡具有从晚清开放通商的百年传统，有发
展商品经济的较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而贵州，
尤其边远农村，则基本上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商品
经济极不发育的原始状态。一旦农民从捆死自已
手脚的「一大二公」体制下解放出来，商品生产
经营的劣势就明显暴露出来，城市经济旧体制的
弊端也更加显现。朱厚泽长期从事工业与城市管
理工作，对那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城乡二元结
构痼疾有很深的体会。面对新形势，他开始思考
着更深层次与更高层面的改革问题。当时，池必
卿提出：「包干到戶后要有新的得心应手之作」，
我们《贵州日报》曾以此为题发过社论。朱厚泽
对我说：农民种什么，什么时候种，莫非还要你
总编写社论催耕催种吗？原来，他心中已酝酿成
熟一个思路，就是在继续稳定包幹到戶责任制的
同时，要把领导工作的註意力转向对农村专业戶

和乡镇企业的扶持，推动农村专业分工和商品经
济的发育与发展。他曾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贵州
边远山区农民缺乏商品交換的观念，家里鸡蛋多
了，把它放在路边，自已躲在寨口看过路人拣走
鸡蛋，留下钱，才跑出来把钱取回家。这不是笑话，
而是那时贵州穷乡僻壤的现实。

所以，朱厚泽当年响亮地提出：「要用商品经
济的重炮，轰开封闭山区的大门」。他让我们在

报纸上发社论，做通栏新闻标题，大声疾呼。报
纸还发了一系列言论、新闻报道，支持城乡商品
经济的发展。比如《二贩手是二郎神》（此语是
胡耀邦视察贵州时说的）、《为「棄农经商」正名》、
《长途贩运不是投机倒把》等等。朱厚泽还跑到养
鸡专业戶家拜年，与市长李万祿一同和他们合照，
把照片登在贵州日报一版头条，题为「立此存照」。
可见，当年扶植农民发展商品经济之良苦用心。

1984 年夏末，在省委全委扩大会上，朱厚泽代
表省委作了一个贵州省经济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
口头报告，题为《统一认识，自觉推进全面改革
的发展》。没有事先弄出几十条、百把条文件，
着重讲思路，讲观点，他没有写出书面发言稿，
一讲就讲了几个钟头，全场两三百省内各级主要
领导干部听得津津有味，全神贯注。讲完后，必
卿即席发言，我发觉必卿很动情，他说厚泽讲得好，
是很动了脑筋的，让我来讲，不一定讲得这么好。
我觉得池的话不是官场客套，而是作为一位长者
的由衷喜悦。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厚泽在报告中
用了四句话：「放权简政，激活细胞，横向联繋，
服务协调」，每句话都敞开阐述，而观点集中到
如何认识商品经济的不可避免、不可逾越，城乡
改革又如何适应新形势。那次省委全会，没有事
先拿出照搬照套的文件，没有把精力放在抠字眼、
抠条文，而重在理清思路，在方向性问题上求得
领导层大体达成共识，所以反映比较好。实际上
为此后贯彻中央关於经济体制改革正式决定，在
思路上作了先导性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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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泽是贵州省织金县人，那是著名的「乌蒙
磅礴走泥丸」的乌蒙山脉区域。1930 年 1 月 16
日，生於省会贵阳。他的 80 岁人生，头 55 年在
贵阳度过 , 后 25 年在北京。年轻时他参加中共地
下党，成为中共贵阳特别支部的重要骨幹和负责
人。1949 年贵州解放后，他以本省地下党后起之
秀，才华出众，年轻能幹，脱颖而出，活跃於建
国初期贵州各项工作的前台，做过许多实际工作，
包括思想文化与工业经济工作。1964 年，正当朱
厚泽在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长任上的时候，「四清」

（清思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的暴风雨骤至，
他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开除党籍下放农村
劳动。其主要罪名是鼓吹商品经济理论。可笑的是，
说他攻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个「钢鞭」证据，
是他作报告时说：「莫非买棺材、买花圈也要计划
吗？」其实，朱厚泽是我国最早主张发展商品经济
的觉醒者之一，而他那时只是蛰居山沟的地方中
层干部。党的十一屆三中全会之后，朱厚泽的擢
升是时代的必然。2009 年，老前辈李锐在《深深
怀念朱厚泽同志》一文中写道：「1982 年胡耀邦
同志就厚泽情况说过这样的话：事情都有两重性，
十多年不工作（指从「四清」到复出），是荒废了，
但意志的锻炼，思想的开放，也是丰收的十年。」

贵州 报道 历史记忆篇  之二开 放 进 程

朱厚泽主张贵州的事情一定要从本省的实际出
发，中央精神要结合贵州实际贯彻执行，反对无
異议的照搬照套。记得，1985 年我国经济出现某
种「过热」问题，中央加强宏观调控，有些建设
项目和企业要下马，强调「令行禁止」，省内外
一片「刹车」声。朱厚泽与我谈宣传报道工作时说，
报纸不能刮风，要保持稳定性、连续性。比如「令
行禁止」，要弄清什么是中央改革开放的总号令，
什么是一时一地的具体指令。他比划着手势说：
像水龙头一样，水大了要关小些，但不要关死总闸。
应该是哪个龙头漏水就关哪个，不要「一刀切」、

「一条鞭赶」，来个全体「急刹车」。后来我得知，
他这个观点还给各地县书记打过招呼。他认为：「落
后国家、落后地区，一旦从长期高度集权的行政命
令经济体制下松动开来，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
经济增长的百分比看上去高一点，这不仅是正常
的，而且是必然的。实践一再证明是如此。但是
过去这么多年，每到这时，就会有人跑出来指责，
还会弄出一些『一刀切』的什么措施来。我对这
种事，向来不大贊成，也不隐瞒自已的观点。」
正是在这个想法下，那年省委开过全省传达部署
经济调控（实际是收缩）会议结束的当天中午，
朱厚泽立即通知把参加会议的地县委书记留下，
就「政治工作要具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为内容，
专门单独开了半天会，朱讲了话。事后池必卿找
到朱，直截了当问「刚散会，怎么又开会？」朱
厚泽如实向池说明：「经济调整就要贯彻下去了，
我佈置一下政治工作。我的想法是，全国性的调
整措施，地方也无可奈何，但我们贵州这样的落
后地区，许多宏观指标並未突破，要从自己的实
际出发，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力争发展得
好一点，快一点嘛。」池听了只说一句可要谨慎。
当然，朱厚泽这样做，完全是担心下面又来个「大
刹车」。对此良苦用心，池必卿是理解的。

  不 要「 一 刀 切 」
「 一 条 鞭 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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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 年夏，全国人大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人民日报原社
长胡绩伟（右）来黔考察，与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左）
在贵阳会晤，时任贵州日报总编刘学洙（中）陪同。

■贵阳凤凰山朱厚泽墓地，背景岩石为石刻“山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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